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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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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首先要解决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这两个前提性问
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可能性不仅在于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前提，
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跨学科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都具有开放性与批判性，且
二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必要性在于其重大的时代意
义。在理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对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对改造符号世界，解决人类在数字化
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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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ＺＤ０４６）。
①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页。
②在国外论文期刊数据库中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或Ｍａｒｘｉａ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难以找到相匹配的论文，证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在西方学界处于较弱势地位。根据佩特里利
（Ｓｕｓａｎ Ｐｅｔｒｉｌｌｉ）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一书中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者的
“圈子”，即“欧洲学派”，只包括沙夫（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ｆｆ）、罗西－兰迪（Ｆｅｒｕｃｃｉｏ Ｒｏｓｓｉ － Ｌａｎｄｉ）、伯纳德（Ｊｅｆｆ
Ｂｅｒｎａｒｄ）、庞其奥（Ａｕｇｕｓｔｏ Ｐｏｎｚｉｏ）与佩特里利几个人。

符号学的兴起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正如李幼蒸先生指出的：“现代西方哲学从内容
到风格都与１９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哲学截然不同，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特点是，几乎一切重要的哲学
流派都认真地思考语言的问题，致使２０世纪成为语言哲学的时代。”①“语言”本身是符号的一种，
也是体现人类超越性本质的重要符号。２０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对语言等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思考与讨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偏了方向，其理论研究针对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
资本等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大多以文化批判取代对物质的批判，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力量。这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谴责一样，是一种“立场的后撤（ｒｅ-
ｔｒｅａｔ）”。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上学界对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的探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是从引入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始的。正如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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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有一个中国化过程。作为具有语言普遍性的符号学，与具有
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它通过与不同民族国
家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实际结合，进而发展成为特殊国别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正如普遍性寓于特
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世界化正是通过其民族化实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之一，不仅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借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
洲学派的研究成果，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生产实践的理论发展路径，进行面向社会的经济
基础以及当代符号世界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符号学传统，满
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开展理论构建。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
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
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符号学方法论的有机融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是可能的，有其现实前提与理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也是必要的，有其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符号学为
真实与非真实的联通架起了桥梁，符号学给予一种进行后现代阐释的视野，是交流与存在的耦合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ｎｇ）②。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③，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
体系”④。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
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本质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旨在解释和改造符
号世界，为研究和解决数字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供科学方法论。
　 　 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现实前提
　 　 每一种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时代背景为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通信科技、网
络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普遍化的虚拟实践也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普遍交往的数
字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得以将整个世界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作为其基本前提。构
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何以可能的
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基于客观的现实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人类的历史创造基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理论的构建同样
基于其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自人猿揖别起，人就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的
“符号动物”，而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⑥。人不再直接面对实在，也不可能直接面对实
在，而是面对各种如语言、艺术、宗教等符号编织而成的世界。在以往的时代中，人类的虚拟活动只
能通过幻想和想象在脑海中进行，或者以语言为中介进行表述与交流，因此，联通自然与文化、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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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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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真实的符号学并未以独立的学科形式呈现。而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人类进入“数字时
代”，开始“数字化生存（ｂｅ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实在还是虚拟。人不仅接收和
发送承载信息的符号，不断创造新的符号，同时以符号形象出现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不仅是
“符号学动物（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同时还是“元符号动物（Ａｎｉｍａｌ Ｍｅｔａ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ｕｍ）”①。无论是符号
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虚拟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还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渗透，
人类的符号活动越来越多，物理实在的范畴仿佛随之缩减，符号学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具
有现实的可能性。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使人类社会二重化，即分化为
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原子（ａｔｏｍ）。人并非在“数字时代”才具
有虚拟能力，虚拟能力本身是人类的超越性的体现。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无限性与实
现需要的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身需要，不断实现超越性
的体现。人类的虚拟能力必须借助一定的中介才得以成为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介在不断
发生变化。在过去，语言与概念性观念是人类虚拟能力实现的中介，人类能够通过意识、观念去筹
划在现实中还未出现或存在的对象。这种虚拟能力可以让符号先于对象出现，筹划符号可以事后
再创造对象。但是，在计算机技术出现并高度发展前，人化世界始终是现实世界，而物质与思维的
二分也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人始终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在信息时代，乃至后信息时
代中，计算机网络使承载着信息的中介以光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进行传播。此时，符号化、数字化
的中介使人类能够逐渐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建立出复杂的虚拟社会、网络社会，人类社会呈现
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分化。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同时也以符号的形式生存在虚拟社
会中。

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的虚拟实践成为现实。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社会扩展到虚
拟社会，使主体能够置身于虚拟实境之中。在广义上，虚拟实践是人利用符号化或数字化中介超越
现实性的感性活动。在狭义上，虚拟实践是在数字化时代条件下，人在虚拟社会中进行的感性活
动，是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在虚拟空间使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的双向对象化感性活动。在科学技术
发展史上，人类经历过三次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从“电气
化”到“自动化”的跃升。在过去的三次技术革命中，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技术，也不断为技术所创造。
在虚拟实践中，人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创造自身，同时在虚拟社会中创造自身。在数字化时代，人可
以通过符号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自身形象，赋予虚拟形象以个人特征，运用符号与虚拟社会中的其他
个体进行沟通交流。但是，虚拟实践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社会中的
感性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的个人，虚拟实践代价的承担者同样是现实的个人。

虚拟实践的出现与普遍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生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在数字化时代之前，社会生产主要以物质生产的形式存在，是在工厂等生产场所中的劳动。社会实
践具有集中性、同步性、标准性、专业性，上下班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也就是时钟时间（ｃｌｏｃｋ ｔｉｍｅ）。
汤普森（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认为时钟时间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关键②。而如今，社会生产已经打破了时
间与空间的界限，劳动产品呈现出非物质形态，虚拟实践使人的劳动打破了生产和生活的界限，成
为人类生命的全部内容。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员工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居家办公，学生可
以通过网络技术学习线上课程。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虚拟实践的出现与普遍化缩小，生产与生活
的界限逐渐模糊，时钟时间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可见，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数字化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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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彻底被改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基于人类生存方式转变的现实前提。在虚拟实践成为现实的基

础上，作为具有符号自觉性的动物，人所创造的经济、文化符号无限增多，并且人—符号不再是主体
对客体的单向对象化。此时，人的本质仍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这种社会关系不仅在现
实社会中，同时还在虚拟社会中。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人将意识对象化，赋予客体之上，同时，人所
创造的符号反过来制约人、塑造人，符号为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开辟了通道，物质与思
维之间被符号所连接。这种现实前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现实前提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因此，构建中
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可能性并非仅由现实前提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要内容，其构建同样离不开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可能性不仅来源于
数字化时代的现实前提，还在于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结合，而且二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与
可行性。

符号学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是意义之学。“符号学”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
期，其含义在使用中不断演变。古罗马医生盖伦写了一本症候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书，将“符号学”作为
“症候学”。洛克将科学分为三部分，即物理学、伦理学与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他将符号学定义为逻辑
学。直至２０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美国符号学家皮
尔斯将“符号”定义为符号形体、符号对象与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符号”一词才逐渐有了确定的含
义，符号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索绪尔和皮尔斯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
并未解释能指与所指是如何相结合的。皮尔斯给出了更加直接的“三元结构”。在符号结构中，符
形处于媒介的地位，符号通过符形的媒介作用，提供了符号对象的讯息。符形是符号讯息的载体，
如果离开了这个讯息载体，人们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讯息，因而也就无法认知和交际。从本体
论角度看，人的意义世界由符号组成，任何意义都必须借助符号进行表达，既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
没有无符号的意义。思维都是符号中的，每种被思考的客体都需要依赖于符号的存在。意义世界
存在于物质与思维之间，是人化的世界，既不同于自在的物质世界，也不是单纯的精神世界。这也
就意味着，一切对意义和意义活动的研究都必须以符号学作为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具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
符号学意识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曾任美国符号学学会会长的西
比奥克（Ｔｈｏｍａｓ Ｓｅｂｅｏｋ）提出了“隐秘的符号学家”（Ｃｒｙｐｔｏ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ｉａｎ）①这个术语，以追踪在符号学
发展史中被忽略或遗忘的人物。在此研究思路的启发下，美国符号学家迪利（Ｊｏｈｎ Ｄｅｅｌｙ）提出了
“隐在符号学插曲”（Ｃｒｙｐｔ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ｌｕｄｅ）这个术语，将其定义为“符号原型时期”（Ｐｒｏｔ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Ｓｔａｇｅ）与“正式的符号学时期”（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Ｐｒｏｐｅｒ）之间的过渡阶段②。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哲
学家庞其奥（Ａｕｇｕｓｔｏ Ｐｏｎｚｉｏ）借鉴了这种术语，将马克思视为“隐在的符号学家”。佩特里利与庞其
奥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看作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Ｃｒｙｐｔｏ －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马克思
主义虽然早于索绪尔、皮尔斯等人的符号学思想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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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带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符号，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是使用价值，二是
交换价值。商品的生产是一种符号过程，是生产者根据自己接收的讯息，对符号的符形、能指对象
化的过程。商品交换是一种符号过程，交换过程中就包括符号、符号的对象、符号的解释项这三要
素。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商品是符号，表现为交换价值。符号的对象是被称为商品的对象，它所
传达的信息，即“意义”，它所引起的观念，也就是解释项。符号对象即商品的价值，符号的解释项则
是商品的出卖者与购买者的心理因素。如一个花瓶，在插花的人眼中，花瓶这个商品符号的解释项
就是一个插花的容器；而在艺术家眼中，其解释项就是这个符号的艺术意义，即花瓶所含有的美学
讯息。马克思主义对货币和语言的分析同样具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货币符号的能指、符形是价
值，所指、解释项是这种符号的购买力。货币符号与语言符号在符号学上有着共同点。马克思认
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由于人的交往需
要会不断发生变化，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索绪尔认为社会语言和个人语言共同构成了群体语言，
而社会语言则具有社会的约定俗成特征。由此，语言的表意就依赖于语境，其特定语境是社会中的
交往环境；货币也同样依赖于“语境”，其特定语境就是市场。语言与货币的规则都必须具有约定俗
成特征与公认特征，同时也都会进行历时性演变。同时，语言和货币作为意义传递的枢纽，都构成
了权力话语。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货币象征着购买力，它鼓励人们占有它，并且为了占有它而尊
重它所传递的意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商品、货币、语言等分析都具有符号学意识，其范畴包
括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为解释和改造符号世界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包括虚拟意识，而
动物几乎不具备虚拟意识。虚拟意识使人立足现实又能通过想象、联想等途径超越现实，是形成虚
拟能力的重要动因。虚拟能力是人的主体能力的重要内容。没有虚拟意识和虚拟能力，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由于人具有虚拟意识，自在的物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人必然
力求去建立一个有序的符号世界。符号世界最初表现为语言世界，语言文字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
是符号世界的一种。虚拟则是一次符号世界的革命，如果说语言只是创造了思维空间，使人可以幻
想和交流不存在的对象，使符号先于对象出现，那么虚拟就使只能出现于语言中的不存在的对象成
为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虚拟意识是生产符号的原因，同样也可以改造符号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社会存在，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随
着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运动而与时俱进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与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相结合的原因。同样，符号学也应该追求开放。符号学要研究一切符号，符号
为人所创造，随着人的需要不断增多，其关系也越发复杂。人作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超越性动物，
具有不断超越自身的特性，其创造物也随之不断发展，无限延展。符号学应超越自然与文化、内在
与外在、真实与非真实的分野。其次，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方法论意义上都具有批判性。马克思
主义理论具有批判性，它不仅批判现存的现实及概念，同时也在批判中不断发展。传统符号学虽然
走向文本自治的路径，但是“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
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精神上至为契合”②。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具有合理
性与可行性，这种结合恰好可以使符号学突破形式主义的瓶颈，获得现实基础，符号学也可以为马
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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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１页。
杨建刚：《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学
习与探索》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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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跨学科结合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也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中实践的核心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实践而
无法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逐渐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批判立场。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入中
国，但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中国并非全盘照搬照抄，而是始终重视实践的重要地位。也正是
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时代意义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构建中国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前提性问题。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不仅来源于全球范围内的
数字化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国在５Ｇ等通信技术上领先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
释并改造世界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问题
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
最实际的呼声。”①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研究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经济符号、电子符号等）的
生产、发展与运动规律问题，也为符号世界这种人化的世界立法，研究人类在新型文明下的生存发
展问题。在理论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批判性，不仅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突
破西方话语霸权，为马克思主义赢得生存空间，而且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恢复批判性具有
重要意义。在实践意义上，科技的高度发展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虚拟实践带来
了一系列的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个人隐私安全、文化殖民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不
仅对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也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将极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马克
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应该面向实践，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命力，同
时，应当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中发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丧失了马
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还处于弱势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
构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再
经由波兰察斯到拉克劳与墨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构成被塑造为符号学上的“话语构成”。拉
克劳认为话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替换为“话语”。任何对象都在话语
体系中被构建。在这种意义上，主体被消解，话语成了独立的体系，从而形成了“话语拜物教”，脱离
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性。从商品拜物教到消费主义盛行下的符号拜物教到话语拜物教，一切
拜物教的产生都是由于脱离了现实，无法揭开神秘主义的面纱，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所
在。在符号充斥的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不回避符号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为符号学
提供介入现实的批判立场，符号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欧洲学派在理论进路上还一定程度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汲取了符号学的优点，同时
也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等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庞其奥认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时，不
能仅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为意识形态，庞其奥反对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站队”而选择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他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降格（ｒｅｄｕｃｅｄ）；也反对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念，在语言或符号与社会现实之间画等号，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从社会结构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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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关系转向语言或符号①。虽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已经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成果，但
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这是西方话语霸权与文化渗透的结果。“从唯物史观
看，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由资产阶级开创并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有话语主导权。”②在西方学术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亟需突破发
展空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十分迫切且必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理论上是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性理论本质使然，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还将极大推进当代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在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
中，形成了两个基本流派：一是结构主义学派，即结构主义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绪尔、苏
珊·朗格、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另一派是分析学派，即分析哲学的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皮
尔斯、罗素、奎因、皮埃尔、莫里斯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就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在于
缺乏必要的历史感，无法揭示有关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社会历史符号发生和存在的深层原因；就分析
哲学的符号学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则在于对符号意义的研究和解释陷入了自我循环之中，无法揭示
符号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从符号到符号的游戏。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或不足是，当代世界符号学
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符号本体论”的倾向，把符号作为超越人类生存活动的第一性的东西，成为脱离
人的生活的本体，演化成为一种“非人”的符号学。总之，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缺乏科学的哲学理论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无法从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符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将符号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联
系起来，把人与符号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贯穿始终，有助于突破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的理论缺陷，
走出符号学的发展困境，极大推进符号学自身的发展。

在实践意义上，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
是研究和解决虚拟实践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必要路径。马克思在１９世纪就提出资本势必追求“用
时间消灭空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有限的物理空间无法满足人类对资源
的需要。全球市场的形成导致交通运输的费用增多，资本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势必追求用时间去消
灭更多空间。当有限的物理空间已经被充分利用时，虚拟空间应运而生，虚拟实践随之崛起，人类
的数字化生存以不可逆的形式不断发展。“随着虚拟实践的崛起，以劳动时间为轴心的社会时间结
构正在被打破，休闲、娱乐与工作的界限也正变得模糊，人们将注重获得一种更富弹性、更加平衡的
生活实践方式”③。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在资源的获得上，数字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
利。但是，与此同时，数字化生存的另一面也随之而来。在数字化时代下，知识产权可能被滥用，隐
私权可能被侵犯，文化可能遭到破坏，盗版软件可能众多，数据可能被窃取，自动化系统可能会影响
一些人工作的机会，就业市场的本质发生巨变。虚拟实践不仅反映了符号异化，而且反映了新的社
会关系的异化。规范符号世界显得更加紧迫，解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矛盾，维系新的社会
关系下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也更加重要。同时，数字化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符号、文
化符号更加迅速、无障碍地席卷全球。这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容易推进文化渗透，以自己
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国，衡量其他国家，否认除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外的其他文化，否认中国对世界价
值观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除了为马克思主义赢得生存空间外，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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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勇：《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中国契机———对融合方式的探讨》，《中外文化与文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赵士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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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发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本前提与时代意义

于解决中国的“挨骂”问题，实现多元现代性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有一取胜密码，那就是始
终坚持走自己的路①，构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解决中国乃至全球人类在现存
以及未来的数字化生存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将有力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看来，数字
化是符号化的最新形态，数字经济也是经济发展的当代形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②。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２０２２年Ｇ２０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国际主张与中
国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然关注数字经济这一时代课题，并将对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看来，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为
前提的。这就为中国未来自主创新突破芯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不断
加强数字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认为，数字化是一个实践过程。
这就为中国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断实现并提高制造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
农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水平，就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最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认
为，数字化的方向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数字经济为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提供了基础。这就为数字经济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在大力发展本国数字经济的同时，也将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消
除数字鸿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立足点，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
类的解放服务，这正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时代意义所在。

（责任编校：张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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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闻：《走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求索》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０页。


